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芸书先生：

今天报上登着你为刘述先婚事做男方的“家长”，看了那

条广告心里很不对劲，我觉得这种世俗的行为由你来做未免

这次你代表“世侄”出面，太不相称（中略） 未免太涉及到

无聊的旧习惯。

这是什么时代了？婚事还要“父母之命”插一脚？轻一点

的，是“征得双方家长同意”；重一点的，是奉“父母之命”，我在

《中央日报》上还看过某某人《奉家母之命为儿子某某结婚》的

启事，这是什么世纪的头脑？

自己只身在台，不庆幸无老东西出面干扰，居然还要强挽

出个“世叔”来主持婚礼，这是什么哲学家？

我对婚姻看法很多“，不及备载”，只就此一点简略提出，

论做给 主

婚人之不当



第 6 页

我坦白地希望先生认错。

李　　敖　　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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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信给中央

研究院的一员

你说我“和世人一样都没有看清楚文字。胡没说他不到

故纸堆中去，而正说要去。”

我何尝说胡适自己不要到故纸堆中去了？我上信特别提

出，请你先看《治学的方法与材料》一文最后一段，而你却先看

另一篇《整理国故与打鬼》，你自然误会我的意思了。

他在那最后一段中曾说：

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，这是最

可悲叹的现状，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，多学一点自然科

学的知识与技术：那条路是活路；这条故纸路是死路。三

百年的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消磨在这故纸堆里，还没有什

么好成绩，我们应该换条路走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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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百零三个字是老胡最不“懵懂”时的“话头”，可是他“努力

向上跑”的结果，竟造成一个乾嘉余孽的新朴学，披着他们所

谓的“科学方法”，以台湾省台北县南港镇为第一据点；台湾大

学文学院为辅助据点，密锣紧鼓地向另一派（以新亚书院新宋

的，包括师大、政大、东大）大施其挞伐与藐视学为尾闾 ！

这是我多年以来一贯的看法，很大的忧虑。

可是跟你细谈的结果，运用“统计的观念”与“比例的观

念”的结果，我慢慢发现我这种论断，未免失之“概括”与“杞

忧”。

十一号晚上我第一次向你说我的新看法，我说东西文化

云云已经不成问题，至少不再是可以谈谈的问题，也不是笔墨

官司的问题，因为十几年或几十年来，我们的社会早已走向

“实质上的改变（西化）”，在西方文明的“ ）之下，冲击”

我们那些“义和团的防线”早已处处瓦解，从大学的六个学院

来看，理、工、农、医，早已没有东方的影子（，园艺系的一点东

方庭园观念与中医学院的闹闹都不足以用来张目的 法学院

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、一点法制史、一点应用文外，也找不

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，文学院算是东方文明的逋逃薮，外文与

考古系是西化了的，中文、历史、哲学则纯是乌烟瘴气！看不

到一点儿新思潮、新东西（！哲学系中“康德”“、尼采”等课已

经是西方文明老掉了牙的部分了，除了殷海光的逻辑经验论，

我不承认别人在介绍西方的新东西

从学校里走出来，我们再看看社会“，物质（”我本不愿用

这种容易招致“二分法”观念的字眼 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

用了。除了我的长袍外，没有一件东西不西化或不受西化的

间接影响（。女人旗袍已开叉到“苏丝黄的世界”，这岂是东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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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文明 一辈的跳舞与爵士乐，中年一辈的轿车梦，老人一

举国上辈的强力睾丸片 下的“崇洋媚外”绝非高叫几声读

经就挡得住的！

东方文明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，尽管我们还到处看

到四书五经、看到拿哭丧棒的孝子、看到孔孟学会的开锣

可是没有人再真真正正地深信它们，大家只是串假戏罢了！

反正串假戏是咱们文明古国的传统，两千年来，哪个帝王不是

挂着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？任何冠冕堂皇的表现只不

过是叫叫而已，在优势文明的冲击下，在食色相斫的本性下，

我不相信高叫“天理”的人不向“人欲”屈膝，当代朱子钱口

表演过先奸后娶的把戏，这种吃反动饭的分子，我们大可不必

理他。

所以我说，用“统计的观念”与“比例的观念”来看世道人

心，我们会发现这些“院（学院、书院、研究院）字号的人物”，只

不过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些小蠹虫，老百姓与大官人早就朝

西化的路上走了，尽管他们不自觉、尽管他们也要每年祭一次

孔，他们的实质与内心深处早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！至于“院

字号的人物”，也在酒醉饭饱美援补助之余，做那五十步笑百

步的勾当，我不觉得史语所有资格骂新亚，他们都是故纸堆中

的孤臣孽子，不论怎么狗咬狗，总归助长了旧死尸的复活，线

装书不在毛厕里而在书架上，还有什么可谈的？

“第一流的聪明才智”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。工程师学

会正在庆祝五十年，这比史语所五百年还令人高兴。

阁下与我都是歧路上的亡羊，我们从羊圈中偶尔跑出来，

背后他们正高声叫我们，叫我们“及早回头”、叫我们继续做那

向故纸堆中乱钻的伟业，在“学术”的凌烟阁中，他们也为我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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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了一个神龛，希望我们去合作、去终老，可是我知道我们回

不去了，我知道今天的阁下，再也不会花二十年的光阴消耗在

故纸堆上了。

为今之计，只有三途：

一、打鬼。

二、开门（介绍西方新文明开门迎进来）。

三、开门打鬼或打鬼开门。

我是倾向于第三途，盖第一途太消极，第二途太难能，你可能

最支持第二途，我们该把“国立”编译馆敲掉，另设个“新同文

馆”，请你做馆长！

别骂别人了，我们该设法“纯”一点，魏孝文帝真是历史上

第一伟人，只可惜生在帝王时代！

信不必转，也好。《元诗选》版本请详示。

敖　　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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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信劫遗

前 记

下面公布的，是我二十二年来所写的信的一部分。我生

平写作，以写文章、专书为生，写信不是我的主力。我又独来

独往，不怎么喜欢交游，所以平生写的信，并不算多。一九七

一年我被警总捕去，前后三次被抄家，运走十多箱文件，后来

把不重要的还了六箱给我弟弟。多年以后我出狱，重新检查，

感到损失惨重。

最近我把损失的稍加整理，算做“旧信劫遗”。从这些“旧

信劫遗”中，有心人不难发现一些重要的、有趣的、悲壮的当代

材料。古话说“：圣人不空出，贤者不虚生”，欲知当代圣贤不

空不虚者，必将有感于斯信，难道这还吹牛吗？

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12 页

一　　寄吴相湘谈找职业

相湘老师：

精神欠佳，身体也不舒服，想在乡居偷懒养生，没去台北，

今早的课也歉未能来。

我今天给姚老师写了一封两千五六百字的长信，其中的

意思我很想您也知道，所以另外做了一个副本，呈给您看。

您的好意我仔细想过，不过做记录（给五花八门的演讲做

记录）非我所长，并且也受到机会和兴趣的限制，我恐怕不能

胜任，有负您的一番好意。

我希望的是一份固定的职业，尤其发薪要准时，目前既然

北商是唯一一条活路，我只好先去再说。

我写给姚先生的信很坦率，如果引起姚先生的误解，烦您

代为美言，拜托拜托。

专此敬祝

您好

李　　敖　　敬上　　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夜

〔附记〕我在台大做研究生时，所得不够又研究又生活。吴相

湘老师为我热心找副业，乃有此信。结果北商也不要我，我就一直

没做成中学教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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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　复王尚义论胡适之死

尚义：

你真是多情的人儿！

老胡死，我还没时间来哭他，我一直忙着在纪念他的工作

上尽点力量，反应理智一点，也许适合我的性格。

星六事我无异议，一切由你决定，给我个电话如何？

敖　　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午

三　　寄许玉衡还债

玉衡小弟：

很久不通讯，但是常常想到你。

何时可北来玩玩？

前向你借的伍拾元，今寄上奉还，多谢你的好意。

李善培要英文打的介绍信，急需你们学校的信纸（上有英

文校名者），请速寄十张给我祝你得意

敖　　哥　　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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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　　寄赵元任的一封白话信

元任先生：

为方便起见，先甭客套，先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

一、文星书店是台湾的一家独力经营的书店，《文星》杂志

也是一个独立的杂志。这个杂志过去曾寄给先生一两期，先

生大概都看到啦！

二、现在文星书店出了一套《文星丛刊》，内容包括旧书重

印及杂文汇刊。前者如陈西滢先生的《西滢闲话》，后者如梁

实秋先生的《秋室杂文》、《文学因缘》等，都交来出版。不知道

先生有没有兴趣参加？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中有先生的著

译目录，似乎可由您选辑一些，交给我们出版。我们热烈盼望

先生能快点儿下一个决定。您如不能决定，还是跑到厨房，问

问食谱专家吧！

三、《文星》杂志已出到七十七期，每期都介绍一位人物做

封面，其中中国人已介绍过胡适、梅贻琦、蒋廷黻、李济。我们

早就计划介绍先生，张隆延先生已答应替我们写。我们预备

多来几篇，还计划请别人写（李抱忱先生在一九五九年一月一

日的《文星》杂志第十五期上写过一篇“我所知道的赵元任博

士”，只有四千字，太短了，我们决定请他重写一篇）。拟请先

生惠寄近照二三张（其中盼有一张全家福），稍加一点点说明，

好拿来先制版。盼您千万要帮忙，别谦虚拒绝。

四、此外，您如有任何著作及杂文，都盼能够随时交文星

书店出版或《文星》杂志发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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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我个人决定给胡适先生写本一百三十万（十册）的传

记，现在广告都出来了（剪报附贴），非常盼望您能支持，我希

望您能

（一）把借给台北《征信新闻》的那两张照片（一张出境前

的合照，每个人都拖小辫一根的；跟另外一张留学榜的拓本）。

尽快（抱歉写这两个字）寄给我，借我一用。因为三月二十五

号要出的第一本《胡适评传》中要用这两张照片（这两张照片

曾登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的《征信新闻》可是太不清楚了，

我去借原版，他们说还给您了。所以只好“飞函”请先生尽快

寄给我，好使我赶上制版）。

（二）先生手边有关一切胡先生的材料信件、图片纪念品

等，都盼望尽量借给我，用毕一定妥还。

（三）先问一个小问题，这个问题只有先生能解答，就是：

胡先生到底是哪一年生的？一八八九？一八九一？他是不是

在考留学考的时候瞒了两岁？所以以后跟着一直错下两岁？

而他死的时候实际上不是七十一岁而该是七十三岁。

敬问

双安

李　　敖　　敬上　　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

另平寄我的两本书：一、《传统下的独白》，二、《历史与人像》，

请指教。

〔附记〕也许您愿意知道我是什么人，简介如下：

一、一九三五年生。

二、台大历史系毕业。

三、在北平念小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先生介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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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元任先生和女秘书的回信

一　　三月三日

多谢赐赠《历史与人像》及《传统下的独白》。

赵元任　　敬启

二　　三月十七日

李敖先生：

赵先生接您的信不能条条答复，叫鄙人代复。

第一，谢谢赐赠贵刊。总说一句赵先生现在忙得不得了，什么

地方的请求都暂不能应付。

赵先生说因他手下有些要紧的著作希望能贡献给后辈和国际

上，免得步胡先生的后尘。胡先生就是昔日太多杂事，给自己要写

的都耽误了。倘若赵先生有短篇的文章时也须先给《传记文学》，

因为已允许了很久了。

赵先生说他不喜欢照相登在封面上，所以请免。

胡先生的生年是一八九一，因为生日迟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差两

年，不像是因考出洋而瞒岁数。他十二月生日，所以出洋时候照实

足算法还不到十九岁。

出洋照相及榜名一并寄上，用后望寄还为祷。

此上敬颂

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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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　　复张绍文论讣帖改革

绍文兄：

尊大人去世，我未能赶去参加追思会，非常抱歉。

尊大人颇有任侠之风，这种人现在愈来愈少了。

讣帖中“事略”部分不知是谁写的，我觉得它不能写出尊

大人的真性格，因为用的是“死文字”，什么“领袖群伦，建树良

多” 画得宜，颇有所成”“，遂使吾侪一掬辛酸之泪”“，宁不

令人扼腕太息乎”等等，都不是很活生生的文字。我们是新时

代的人，为什么不用新时代的文字？

你一定不会怪我在这个时候还如此多嘴，我请你原谅我

的一点认真的毛病。

希望你看得开一点，并请向伯母致意。

李　　敖　　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

六　　复林枕客论我们来治治医生

今开兄：

多谢你为了接洽演说打长途电话。

这次我摆脱《文星》编务，你老兄要分担部分“祸首”的责

任。我很高兴你这篇评论医师法问题的文字写得这么好。

你办的《台湾医界》，可否长期送我一份？（自你接办开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